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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叫刁不遇，說是叫「刁不遇」卻也不是我的本名，而是老闆娘給我起的名字，在那之前別人都叫我小韃子，至於原來的名字我自己也記不得了。



我只記得我是韃靼人，從小就跟著爹娘在草原上牧馬放羊。



在我七歲那年，大明的軍隊殺死了我的爹娘，我也被一個姓梁的千戶捉到龍門做奴隸。



千戶府裡的人對我們這些奴隸從來都是非打即罵，只有一個老廚子對我很好。



他可憐我年紀小經常給我些剩飯剩菜，後來就直接把我要到了廚房給他打下手。



從那時起我就幫著他們殺雞宰羊，說起來我的刀法也是從那時開始練的。



龍門地處邊關，韃靼人時常會來打草谷，而梁千戶也經常會到韃靼人的地盤燒殺搶掠。



這種事在大明邊關也是司空見慣，但是梁千戶和其他將軍還有一點不同，除了搶奪牛羊之外他每次都會抓一些年輕的韃靼女人回來宰殺。



這傢伙喜歡吃人肉。



千戶府裡的其他廚子都嫌晦氣，殺人的活就都交給了老廚子和我。



後來我十二歲那年，老廚子一命嗚呼，這活就全到了我手上。



今天梁千戶又要吃「烤全羊」，我又有的忙了。



「小韃子！這娘們就交給你了，老爺們先喝著，你小子手腳麻利點！哈哈哈哈！」幾個廚子把一個五花大綁的韃靼女人丟在專門用來宰殺的大號案板上之後就走了，他們也只敢在我這個小韃子面前自稱「老爺」了。



那韃靼女人看起來最多也不過二十歲，滿頭烏黑的頭髮用一根草繩胡亂繫在腦後，一張臉滿是驚惶之色。



她的衣服早就被幾個廚子剝光了，騎馬牧羊的生活讓她的身上沒有一絲多餘的贅肉，草原女子特有的小麥色肌膚上還留著幾道發紅的抓痕和齒痕，兩腿間一些白色的黏液說明了這些廚子剛才都幹了什麼。



這些抓來的女奴是他們難得的娛樂，不過當時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只知道這東西必須得洗乾淨。



韃靼女人雙眼通紅臉上還帶著淚痕，她雖然不懂漢話但是被綁在肉案上傻子也明白是要做什麼了。



她哭著用韃靼語求我道：「小兄弟，你也是韃靼人吧，我求求你，你別殺我，我求你放了我，上天一定會保佑你的。」



哼，笑話，上天要是會保佑我會讓我全家死光？再說千戶府戒備森嚴，就算我放了她也不過是再搭上我一條命罷了。



這些年我早就見多了這種事，當下也不理她，只是將刀在磨刀石上哧哧蹭了兩下。



她還不死心，仍舊哭哭啼啼地向我哀求，我一邊準備著待會接血用的木桶一邊說道：「你死心吧，就算我肯放你難道你還能逃得出去嗎？待會別亂動，要不然只會受更多的苦。」



她聽了我的話似乎也死心了，只是低聲的抽泣，我用手指輕輕撫摸著她的後頸暗暗地數著骨節。



她似乎也明白我在幹什麼，健美的身體因驚恐而有些顫抖，我突然伸手一指門外道：「啊！你看那是什麼？」



她吃驚之下抬頭看向門外，卻沒想到那空蕩蕩的門框會是她在人間看到的最後一副畫面。



那時我年紀雖小，但這些年已經練出了一手不弱的腕力，這一刀砍下乾淨利落，她的人頭還沒來得及落地就被我抓住頭髮拎了起來，那驚愕的表情已經永遠定格在了她年輕的臉上。



鮮血從她被砍斷的脖頸噴射而出，兩條美腿一陣抽搐，挺翹渾圓的屁股向上一撅，一股淡黃色的尿液也噴了出來。



我爬上案板，將她的雙腿扛在肩上抱起，一隻手擠按著她平坦的腹部以加速放血。



這時她的胯下正對著我，穴口的白濁已經被失禁的尿液沖掉了大半，那剛剛經受了廚子們蹂躪而尚未閉合的鮮嫩小穴隨著肉體的抽搐而微微翕動，看上去就像一朵正在綻放的鮮花。



那時我雖然還不懂男女間的事，但看著那可愛嬌艷的洞穴也覺得一陣激動。



那具美麗的肉體漸漸停止了顫動，頸口的血流也變成了滴滴答答的血滴。



我為她解開綁縛將身體躺平，鋒利的屠刀在她平坦的肚皮上一劃，光潔的皮膚，柔軟的脂肪，鮮嫩的肌肉，緩緩地向兩側滑落，一股內臟特有的氣息撲面而來。



我將手伸進她的小腹，柔軟滑膩的腸子纏繞著我的手臂，彷彿仙女的手指撫摸著我的皮膚真是舒服的不得了，那種奇妙的感覺簡直讓人欲罷不能。



三摸兩摸之下我就捏住了她的直腸和肛門連接的地方一把扯斷，將她的腸子整團扔進了早已備好的大木盆裡。



暗紅的肝臟，深綠的膽囊，紫色的脾臟還有腎臟和膀胱也都被我一一摘下扔進了盆裡。



我又拿起屠刀，兩刀將她的胸骨劈為兩半，她的整套心肺也被我摘了出來。



這些內臟千戶是不吃的，待會要拿去餵千戶府裡飼養的狼狗。



只有還留在她小腹裡的子宮卵巢和那一截軟軟的陰道是千戶吩咐要留下的，據說那裡是女人身上最為鮮嫩滋補的部分。



我舀起一瓢沸水淋在她的陰阜上，手掌用力一抹，那一叢濃密的陰毛就被脫了下來。



然後又將她的身體搬進了一個浴盆，用一個絲瓜瓤仔細清理著她身上的死皮和污垢。



還有那個需要重點清理的洞穴，我把一根手指伸進她緊致的小穴將裡面那黏糊糊的東西全部摳了出來，又用清水沖洗了幾遍。



要是被千戶吃出有異味，我的小命可就保不住了。



我將她的身體串在鋼製的烤架上，手臂和雙腿被向兩側打開，那美麗的身體就像一隻青蛙一樣被固定在了烤架上。



我拿起調製好的香料和醬汁裡裡外外一層一層刷在她的肉體上。



然後就是要把火燒的旺旺的，一邊緩緩轉動烤架，一邊補刷著醬料。



沒過多久，原本一具鮮嫩美艷的女體就被烤成了噴香流油的烤全羊。



剩下的就是將這只肥羊切碎拆分成一塊塊的烤肉給千戶享用了。



當時我還不知道這是一門本事，而後來我就是因為這門本事才遇到了老闆娘，然後又被她救了一命。





（二）



那天晚上，梁千戶正抓著一隻烤得焦黃的肥奶子大嚼，一個身穿錦袍說話尖聲尖氣的傢伙就帶著一大群錦袍武士衝進了千戶府。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茲爾龍門關千戶將軍梁慶，擅殺專權，滋擾地方，殺良冒功，欺君罔上。著即廢為庶人，與一眾黨羽押解進京，交付東廠審問。欽此。」



那個尖聲尖氣的傢伙念完那個黃色卷軸，梁千戶嚇得跪在地上渾身顫抖屎尿齊流，嘴裡叨叨唸唸地說道：「冤枉，我冤枉啊，我要見曹公公，讓我見曹公公……」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那個囂張跋扈的梁千戶被嚇成這樣，後來我才知道那天來的那些人就是東廠的人，而那位曹公公就是後來被我們殺死的東廠督公曹少欽。



新來繼任的千戶名叫徐近江，長得人高馬大凶神惡煞。



聖旨上說要將梁千戶的黨羽押解進京，這就成了他們斂財的好機會。



千戶府裡上上下下有錢的送錢，有關係的托關係，沒錢沒勢的就被當成了梁千戶的同黨。



我這個小韃子什麼都沒有，自然也被抓了起來。



我聽那幾個東廠太監商量說要把我這個韃子送進京城，說成是韃靼王公的兒子，是什麼兵部楊老狗裡通外國的證人。



呵呵，我這個小韃子會被當成韃靼王公的兒子斬首，真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



幾天之後，東廠番子要押送我們這囚犯進京，新來的徐千戶為了巴結東廠要禮送他們過關，一行人就來到了這座龍門客棧。



我不像其他那些受冤的囚犯那樣一直哭鬧，所以一路上也沒受什麼苦。



其實對於我來說生死已經不重要了，自從那個關心我的老廚子死了之後我就再也沒有過什麼喜怒哀樂。



這種行屍走肉一樣的日子是死是活也沒什麼分別。



「八月十五廟門開，各種蠟燭擺上來。紅蠟燭紅來，白蠟燭白。小妹我一把攥不過來。」



我們是黃昏時分來到龍門客棧的，當時老闆娘正半臥在龍門客棧的屋頂上唱著她最喜歡的山歌。



喝上兩口燒刀子，唱上幾句信天游。



金鑲玉一雙妙目微帶醉意，羅裳輕披露出一抹酥胸，鮮艷的晚霞如同披在她身上的大紅錦緞，當真是美艷不可方物。



全身籠罩在紅霞之中的金鑲玉，看起來就像是沙漠中的女神。



那泛著霞光的美麗身影從那一刻起就烙印在了我的心裡。



當晚我們就住在龍門客棧，晚飯吃的是塞上有名的烤全羊。



當然了，那是給他們吃的，我們這些囚犯只有每人一碗稀粥。



幾個領頭的太監喝了兩碗燒刀子就開始胡說八道了起來。



一個高個子太監說道：「哼，他媽的，沒想到梁慶這小子還真吃人肉，在京城的時候咱家還以為又是下面的小子們胡說八道的呢。」



旁邊一個太監接口道：「哎，也不知道這人肉到底是什麼味，想必連咱們督公跟四大檔頭都未必吃過。咳，那天有現成的擺著倒他媽忘了嘗嘗。」



那高個子太監笑道：「哈哈哈，瞧你這點出息，還想吃梁慶那兔崽子吃剩下的，哈哈哈。今天咱家就宰了他婆娘嘗嘗鮮。」



說著，那高個子太監晃晃悠悠地站起來，將一個蜷縮在角落裡的美婦人拎到了大堂中央。



我認得那是梁千戶的夫人，平日裡也是囂張跋扈從不把我們當人看。



可是現在碰上更加跋扈的東廠，她也只有被當成牲口宰殺的份。



高個子太監絲毫不理會梁氏的哭叫，揪住頭髮將她拎出來摔在地上，一腳踏住後背一隻手揪住頭髮，雪亮的腰刀一下就砍在了梁氏白嫩的脖子上。



說實話，那一刀砍得實在不怎麼樣，至少跟我比差得太遠了。



梁氏的脖子只被砍斷了一半，鮮血從歪歪斜斜的刀口不斷湧出，梁氏的嘴裡發出一陣咯咯的呻吟，豐腴的身子在地上一扭一扭，慘白的頸骨隨著她的扭動在血肉之間若隱若現。



高個子太監又罵罵咧咧地補上兩刀這才將那顆人頭砍了下來，梁氏無頭的身體在地上扭動了兩下，一條腿子微微抬起終於又落在地上不再動彈了。



客棧大堂裡其他的女犯都被嚇得哭號成一片，有膽子更小的連屎帶尿一齊撒在了褲子裡。



真不知道她們能有幾個活著到達京城。



「我操你爹的！你們他媽的找死啊！敢在老娘的店裡殺人？！」隨著一聲喝罵，金鑲玉風風火火地從二樓衝了下來。



幾個客棧夥計生怕惹上麻煩急忙上前攔住。



那高個子太監倒不怎麼在乎，伸腳踢了踢地上的梁氏說道：「店家，咱家剛才宰了一隻自帶的肥羊，你叫夥計們給弄個烤全羊，咱家給你火工錢。哈哈哈哈！」



金鑲玉看那太監如此囂張更是氣不打一處來，喝罵道：「我操你爹的！你們他媽這幫挨刀的，在老娘的店裡殺人，往後老娘還怎麼開門做生意？」



徐千戶上前一把攥住金鑲玉一隻素手色迷迷的說道：「老闆娘，我是這龍門關的千戶，往後有我罩著你你只管開門做你的生意，怕得什麼？這幾位可是京城來的大人，把他們伺候好了少不了你的好處。」



高個子太監從懷裡摸出一枚黃澄澄的金元寶扔給金鑲玉說道：「拿著，就在這裡做，手腳麻利著點，休把老爺們惹煩了！」



金鑲玉接住金元寶一把甩脫了徐千戶，氣氣哼哼地罵了一句「操你爹的」便轉身回二樓去了。



幾個夥計見老闆娘已經默許當即也不敢怠慢，將烤架案板一應用具從廚房搬到了大堂。



幾個人都做慣了殺豬宰羊的活計，料理這個無頭女屍倒也沒什麼。



只見他們七手八腳剝光了梁氏的衣褲，將那白嫩豐滿的身子一通刷洗，然後就是開膛破肚上架燒烤。



幾個太監看他們手腳麻利笑著議論說看來這女人和牛羊牲口也沒什麼兩樣，而我卻知道這其中的區別，這幾個夥計能如此熟練地烤制一個女人必定都是殺慣了人的。



看來這裡十有八九是個黑店。



店夥計把火燒的旺旺的，不一會，梁氏已經被烤的骨酥皮脆肉香撲鼻，一個專管分割的夥計拿了刀來為他們割肉。



只見他在梁氏的大腿上連砍了兩刀，卻沒想到人腿肉可比羊腿要厚實的多，兩刀下去並沒有砍斷那條豐腴渾圓的大腿，只是在那烤得油光光的皮膚上平添了兩道刀口。



徐千戶一把將他推了個趔趄罵道：「滾開！沒用的東西，就你這手藝還不把這娘們給切爛了，到時候亂七八糟一大堆，老爺們看了還能吃得下？」



「操你爹的，敢說老娘的人手藝不好！那你倒是找個會切來啊？」眾人循聲望去，只見金鑲玉玉面含嗔柳眉倒豎，正從二樓的一個窗子裡看著大堂裡的眾人。



徐千戶哈哈一笑，一把將我從囚犯堆中拎了出來解開繩索說道：「你，去切給老板娘看看！」



我抬頭一看，金鑲玉一雙媚眼正有些不屑地看著我，她並不相信我這個瘦小枯乾的少年會有什麼出奇的手段。



我對她微微一笑，活動了活動被捆得發麻的手腳拿起屠牛刀走到了案板前。



當時我存心要賣弄一下本事，好讓這老闆娘看得起我，於是上來先耍了一個刀花，厚重的屠牛刀如同一根麻桿一樣輕盈地在我的手中旋轉。



寒光閃動，刀身從我的掌心飛起，穿過虎口繞過手背又回到我的手心。



我握住刀柄倏地往下切落，只聽卡嚓一聲，梁氏一條美腿已經齊根而斷。



緊接著我又如法炮製切斷了梁氏另一條腿和兩條手臂，這幾下動作一氣呵成瞬息而就，大堂裡眾人被我驚得目瞪口呆，有幾個反應快點的已經為我喝起彩來。



我抬頭看向金鑲玉，只見她眼中似有幾分期許，嘴角還帶著三分笑意。



一陣久違的歡喜襲上我的心頭，我終於又找到了活著的感覺。



我拎起梁氏一條手臂，屠牛刀在我手中繞著梁氏的胳膊盤旋飛舞由腕部直切到肩部。



緊接著我手腕一抖，梁氏整條手臂上的肉就呈螺旋狀從骨頭上脫落了下來，而那剩下的骨頭關節在我手中晃來晃去竟然不曾斷掉。



隨著我刀身揮動，一整條的手臂肉已經被我切成了一塊塊三寸來長的肉條。



在一陣喝采聲中，另一條手臂也已經被我切完。



大腿的肉比手臂的肉要厚實的多，再用這個辦法可就不行了。



我左手握住梁氏一隻小腳，將她一條美腿立在案板上，右手握住屠牛刀上下翻飛，梁氏的腿肉就如落葉一般片片飄落，而且每一片都是連皮帶肉薄厚均勻。



剛開始的時候人們還在為我喝采，但隨著我繼續切，喝采聲卻漸漸停了。



原來他們發現那麼一條二十幾斤重的人腿我一氣呵成地切成肉片，不但刀法不亂而且速度竟然越來越快，切完一條腿就立即去切另一條腿，這樣的刀速和耐力已經比他們那些自封的武林高手不知高出多少。



切完雙腿我毫不停息，快刀連揮將梁氏兩個肥嫩的乳房也切了下來。



然後將她身體翻過來，鋒利的刀刃從她腰臀之間切進去，刀身貼著她的髖骨三切兩切將她兩個臀瓣完整地剔了下來。



像乳房和臀瓣這樣大塊而又鮮嫩的美肉不用細切，一定要大塊地抓起來咬著吃才能過癮。



剩下的軀幹部分就要用到我的看家絕活了。



我拿刀的右手從梁氏已經被剔光的臀胯下面伸進她的體腔。



梁氏油光光的後背依舊平整，整個軀體看不出一點動靜，但是我的刀正在她體內飛速揮動，每一刀都貼著她的骨縫切入，順著骨骼的走形游動。



切滿了七七四十九刀，我退出右手，左手握住她的椎骨一拉，她的整個骨架都被我拉了出來，一身香噴噴的美肉完整無缺地平攤在了案板上。



我將她的軀幹全部切成兩寸大小的肉方，又將她一雙手足上極富嚼勁的筋肉全部剔下。



至此，梁氏一身鮮美的嫩肉已經被我全部切下，整整齊齊地碼放在了托盤裡。



那高個子的太監看得哈哈大笑，撿起一塊肚皮上的五花肉扔給我道：「接著，賞你的！」



我捧著那塊烤肉抬頭向二樓的窗口望去，卻見金鑲玉已經不見了。



雖然不免有些失望，但我也是餓的緊了，連忙捧著那香噴噴的烤肉大飽口福去了。



說起來那還是我第一次吃到人肉。





（三）



那天晚上到了睡覺的時候，我們這些囚犯就被從大廳趕了出去關在牲口棚裡。



我們趕了一天路都十分疲累，我臥在一堆靠牆的乾草上不一會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就在半夢半醒之間，我似乎聽到了老闆娘說話的聲音。



我心裡好奇，就想找一找聲音的源頭。



我撥開靠牆的乾草發現有光透過，原來那面牆上有個小洞。



我透過小洞向裡張望，裡面正是徐千戶的房間，而老闆娘竟然正坐在徐千戶的懷裡。



徐千戶一隻毛茸茸的大手已經從金鑲玉的衣襟伸了進去，隔著衣衫就能看到他的手在金鑲玉飽滿的胸部肆意揉捏著。



已經嬌喘連連的金鑲玉一隻小手軟綿綿地撫弄著徐千戶的下巴，嗲嗲地說道：「千戶，你到底答不答應啊？」



徐千戶抓起她一隻小手，將她蔥白一樣的手指含在嘴裡含含糊糊地問道：「你要他幹什麼？難道說你看上那個小韃子了？」



我心頭一震，屏息凝神地聽著老闆娘的答覆。



金鑲玉伸手一拍徐千戶的胸脯說道：「你胡說什麼呢？老娘就是看他切肉有兩下子，想留下他給老娘切羊肉罷了。」



徐千戶吮吸著金鑲玉的手指說道：「那可是朝廷欽犯。」



金鑲玉一把抽回自己的素手，瞪視著徐千戶說道：「王八蛋，你真他媽當老娘傻啊？什麼欽犯不欽犯的，還不全是你們一句話？求你第一件事你就推三阻四，往後還不把老娘當猴耍？」



金鑲玉說著一把推開徐千戶的手臂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徐千戶正在慾火高漲之時，哪肯放過這個如花似玉的大美人，當下一把攬住金鑲玉的纖腰將她按倒在床上說道：「我答應，答應還不行嗎？往後只要你跟我乖乖的，你要一萬個韃子老子都給你。」



徐千戶說著一把剝開金鑲玉的上衣，握住兩隻碩大的玉兔一陣揉捏親吻。



金鑲玉抱住他的大黑腦袋，纖細的腰胯一陣挺動，在徐千戶的腰間摩擦著。



徐千戶將一隻手伸進金鑲玉的裙子裡，在她的胯下一陣摳摸，不一會那隻手再出來的時候已經沾滿了亮晶晶的津液。



徐千戶將那隻手放到鼻子下面聞了聞說道：「操，你個小騷貨，真他媽騷！」



金鑲玉媚眼如絲，伸出艷紅小巧的舌尖在舔食了一口手上的津液說道：「越騷才越爽嘛。」



徐千戶哈哈大笑道：「好，好，今天老子就讓你爽個夠！」



徐千戶扯下金鑲玉的裙子扔在一邊，金鑲玉兩條白玉般的美腿往空中虛踢了兩下，將兩隻鞋子也都甩飛了。



徐千戶抓住金鑲玉纖細的腳踝，一張大嘴沿著她大腿內側一路親吻到她早已汁水淋漓的嫩穴，堅硬的胡茬刺在金鑲玉大腿的嫩肉上惹得她一陣咯咯咯的嬌笑。



徐千戶脫下褲子，露出早已堅硬如鐵的大肉棒。



金鑲玉也早已是慾火焚身，纖纖玉手握住徐千戶的肉棒便往胯下塞。



徐千戶腰身一挺，巨大的肉棒一下插進了金鑲玉滿是春潮的玉穴發出一聲「吱」的輕響。



徐千戶一邊大力揉捏著金鑲玉的雙乳，一邊打樁似的盡情抽插，每一下都猛烈地撞在金鑲玉的花心上。



金鑲玉一隻手搭住徐千戶的脖子，一隻手揉搓著自己胯下的肉珠。



纖秀白嫩的脖子伸得長長的，滿是紅暈的俏臉向上昂起，美目微閉，檀口輕張，發出一陣陣銷魂蝕骨的呻吟聲。



那撩人的媚態讓我全身一陣發熱，干瘦的身體不自覺地在草堆裡扭動了起來。



屋裡兩人的胯下猛烈地撞擊著，發出一陣啪啪的聲響，飛濺的汁液打濕了身下的床單。



徐千戶又大抽大插地搞了一陣，終於虎吼一聲下身猛地頂住金鑲玉柔嫩的花心，將濃稠的精液射入了金鑲玉的體內。



喘息連連的徐千戶一邊捏弄著金鑲玉挺翹的屁股，一邊說道：「呼，他媽的，你個小浪蹄子，老子還是第一次幹你這麼騷的娘們。」



金鑲玉嬌笑一聲，將徐千戶推翻在床上，柔軟的小手握住他剛剛射過一次的巨棒說道：「是嗎？那老娘就讓你看看更騷的。」



徐千戶剛剛有些變軟的肉棒在金鑲玉的手裡幾下就又恢復了堅挺。



金鑲玉騎跨在徐千戶身上，挺翹的屁股緩緩下坐，鮮美多汁的肉穴一下將那巨棒整根吞了進去。



金鑲玉雙手撐住徐千戶的胸膛，白花花的屁股快速地起落著，辟辟啪啪的聲音比剛才更為密集。



她胸前兩個巨球也隨著一陣上下晃動，油光光的肉體泛起一陣潔白的光暈，在明亮的松油燈下白得直晃眼。



兩人就這麼來來回回直弄到大半夜，而我就趴在草堆裡癡癡地看著，等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的褲襠裡早已黏糊糊地濕了一大片。



次日一早，東廠的人就押解著一眾囚犯離開了龍門客棧，而我果然被留了下來。



東廠的人離開之後，腳步有些虛浮的徐千戶也一步一飄地走了，跟他來的那些兵士看了一個個都咬緊了嘴唇才憋住笑。



老闆娘把我叫到跟前說道：「他們以後不會再找你麻煩了，你就留在老娘這當個切肉的夥計吧。」



雖然早就已經知道了結果，但我還是激動地跪在她面前有些結結巴巴地說道：「是，我，我一定報答你……」



我一句話還沒說完，金鑲玉突然雙眼一瞪一腳將我踢翻在地，緊接著搶上一步一腳踏住我的胸口問道：「操你爹的，你他媽報答什麼？」



我幾乎被嚇傻了，說道：「報，報答，我，是你救了我……」



金鑲玉何等聰明，我還沒說完就全被他猜到了，她啐了一口罵道：「呸，你少他媽臭美。你以為老娘是為了救你才去找那個狗千戶的。告訴你，不是他操了老娘，是老娘操了他！」



金鑲玉看著我呆愣愣的樣子，腳上用力一踩說道：「王八蛋，你他媽記住沒有。」



我慌忙答道：「是，記，記住了。」



金鑲玉看著我的模樣噗哧一笑，這才把我放開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他們都叫我小韃子。」



「小韃子？」金鑲玉說道。



「以後你就叫刁不遇，從今天起你就是我金鑲玉的兄弟，有人敢欺負你就告訴我。」



金鑲玉說完抓起一瓶燒刀子轉身就走了。



客棧掌櫃的黑子過來把我扶起來說道：「當家的這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不用怕。」



我有些呆呆地站起來，心裡默念著「刁不遇」這個名字。



這時客棧的屋頂上又響起了老闆娘嘹亮動人的歌聲。



「吃罷了飯來炕上坐，大漠裡的妹子愛哥壯，我的嬌呀的蓮呀愛哥壯。」





（四）



說起來在龍門客棧那幾年真是我這一生最快樂的時光了。



龍門客棧的老闆娘和夥計們也把我當小兄弟來照看。



我們每天一起餓了吃肉，渴了喝酒，累了唱歌，閒了幹活，悶了就謀財害命。



在龍門客棧幹活期間，我的刀法練得越來越快，老板娘給這刀法取了個名字叫「解牛刀法」。



而且我經常幫老闆娘在沙漠裡跑腿，久而久之又練出一手能在沙漠裡埋沙遁地奔走如飛的本事。



老闆娘也取了個名字叫「沙裡飛」。



後來兵部尚書楊宇軒被東廠陷害，周淮安邱莫言一行人為保護他的遺孤來到龍門客棧，東廠督公曹少欽率領四大檔頭追殺他們也來到了龍門客棧。



一向視天下男人如豬狗的老闆娘喜歡上了這個周淮安。



我們為了幫助周淮安和東廠一場血戰。



結果客棧的夥計們都戰死了，邱莫言被曹少欽殺死沉入了流沙，老闆娘和周淮安也身受重傷。



最後還是我用上了沙裡飛和解牛刀法偷襲了曹少欽，周淮安才能用子母劍殺了他。



大戰之後，周淮安遠走天涯，老闆娘為了尋找周淮安一把火燒了客棧，我也跟著老闆娘離開了龍門。



只不過我們運氣實在不好，剛剛離開龍門就遇到了罕見的大沙暴。



沙漠裡的大沙暴是會要人命的，我和老闆娘為了尋找避風的地方只好往回趕。



龍門客棧雖然燒了，但至少還有地下室，躲在那裡就沒問題了。



我們雖然騎著馬卻終究還是被沙暴追上了，老闆娘被一塊沙暴捲起的石頭打中腦袋暈了過去，我只好背起她使出沙裡飛的本事逃向龍門客棧。



回到客棧的時候我幾乎累得虛脫，再看老闆娘時，只見她雙眼緊閉臉色蠟黃，額頭上流出的鮮血已經凝結。



我們身上帶的藥品和乾糧都丟在了沙暴裡，客棧裡的食物和藥品都已經被燒光了，只有地下室裡密封儲存的淡水還在。



我給她包紮了一下傷口，又餵她喝了些水。



老闆娘喝了水悠悠醒轉過來，有些黯淡的雙眸打量了一下這個熟悉的地方嘆了口氣說道：「想不到還是回到了這裡。」



我問她感覺怎麼樣，而她似乎累了，搖了搖頭便又沉沉地睡去了。



我也累得不行，躺在地上就睡著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外面風暴的怒吼聲將我吵醒了。



我心裡一驚，急忙起身察看老闆娘的傷勢。



只見她嘴唇慘白臉頰卻發紅，伸手一摸才發現她正發著高燒，我又餵她喝了些水卻也不見好轉。



這時候，我的肚子不爭氣地打起了雷。



我這才想起我們大概已經有兩天沒有吃東西了。



我挨些餓倒還熬得住，但老闆娘重傷未癒，此刻又傷了頭還發著高燒，就算找不到藥至少也要給她找些吃的才行啊。



情急之下，我捲起褲腿摸出屠牛刀就要往自己腿上砍去。



就在這時，一隻潔白的玉手攥住了我的手腕。



老闆娘掙扎著奪下我的刀，有些有氣無力地說道：「操你爹的，老娘，老娘就算死，也不會吃自己兄弟的肉！」



老闆娘倔得很，我急得直想哭，她要是再不吃東西恐怕真的要撐不住了，可是碰上這該死的沙暴又能到哪找吃的呢？



突然間，我心頭靈光一閃起身爬出密室，施展出沙裡飛的功夫鑽進了漫無邊際的流沙。



如今這客棧附近能找到的「食物」恐怕就只有她了——被流沙吞噬的邱莫言。



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在流沙裡鑽了十幾個來回總算找到了陷在流沙裡的邱莫言。



我將她扛回密室時老闆娘已經又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我擔心她會突然醒來看到是邱莫言的肉而不肯吃，所以只敢把邱莫言的屍體放在密室的過道裡。



沙漠裡氣候乾燥，邱莫言又埋在了流沙裡，因此雖然已經死了數日卻絲毫不曾腐壞。



我剝開她那被乾涸的鮮血染成了黑色的上衣，露出了道奪走了她年輕生命的劍傷。



那道劍傷正在她雙峰之間，已經變成了暗紅色的肌肉從雪白的肌膚下向外翻開，就好像一朵在地獄中盛開的鮮花，猙獰而又美麗。



就在那傷口旁邊，兩座飽滿的雪峰一如生前那般高傲地挺立著。



兩顆還帶著淡粉色的乳頭就像是盛開在雪峰頂上的雪蓮花，等待著前來採摘的有緣人。



我無暇去欣賞這位女俠的身體，只是將手中的屠牛刀輕輕一揮，這一對曾經讓無數男人垂涎的美肉就被我無情地斬了下來。



這些年我做得最多的是烤肉，然而此時老闆娘的身體怕是吃不動烤肉了。



於是我將那兩團柔軟豐腴的肉塊放到案板上，屠牛刀當中一剖，那圓滾滾的乳房就像一隻哈密瓜一樣被我一剖兩半露出了裡面金黃色的嫩肉。



我就像從前切包子餡一樣，將那兩隻乳房細細地切開一點點地切碎，然後將切碎的乳肉放進鍋裡，用不了多久，它們就會變成一鍋入口即化的乳肉羹。



我又想起從前在千戶府的時候聽人說起過，女人胯下的那堆東西是她們身上最滋補的肉。



於是我又返回過道，雙手分開她的雙腿，刀鋒一劃嗤啦一聲，這年輕女俠最隱秘的部位也暴露在了我的面前。



讓我吃驚的是邱莫言光潔的臀胯間竟然連一根毛髮都沒有，潔白的恥丘微微隆起，彷彿一塊瑩潤的羊脂美玉。



兩片滿布皺褶的粉嫩陰唇緊密地閉合著，就像一個美玉雕成的蛤蜊。



我輕輕分開兩片陰唇，只見花徑的入口被一片粉色的薄膜遮擋著，透過薄膜上一個新月形的小孔隱約可以看見裡面淡紅的肉壁。



我沒心情去欣賞那如藝術品一般誘人的處女美鮑，揮動屠牛刀一下斬在了那光潔的恥丘上。



只聽卡得一聲，嫩白的皮膚瑩潤的恥骨被我無情地從中斬開，刀鋒順著傷口從陰唇外側直切至會陰又一路切回陰阜。



我伸手抓住她的陰部一扯，可憐這年輕的女俠謹守一生的處女地就這樣被我扯了出來。



邱莫言柔軟的陰道，筋道的子宮，還有兩顆彈性十足的卵巢都被我細細切碎放入了鍋裡。



淡黃的乳肉和嫩粉的陰肉在沸騰的湯鍋裡翻滾升騰，終於水乳交融變成了一鍋「雪峰玉蛤羹」。



雖然密室裡缺少諸般調料，但乳肉的香甜和陰肉的鮮美相輔相成，邱女俠身上最隱秘的兩處美肉就組成了一道渾然天成的美味。



老闆娘依舊昏昏沉沉的，我盛了一碗肉羹餵給她吃，她就像一個嬰兒一樣，吃了肉羹就又睡下了。



我看著她睡得香甜，一顆心也放了下來，不自禁哼起了從前愛唱的山歌。



「喝碗酒來撒泡尿啊，大漠裡的漢子愛妹嬌，我的嬌呀的蓮呀愛妹嬌。」





（五）



老闆娘吃了肉羹之後，原本蒼白的臉漸漸有了些血色。



她睡得很安靜，嬌俏的臉上滿是恬淡和溫柔的神色，根本看不出她就是那個開黑店賣人肉包子的金鑲玉。



我就坐在一旁看著她，享受著這難得的寧靜。



也不知過了多久，老闆娘一雙眼瞼微微翻動似乎就要醒了。



我急忙湊上去問道：「老闆娘，你醒了？你感覺怎麼樣？」



老闆娘雙眼迷離地看著我，臉上露出一絲媚笑。



我正要扶她起來，她卻伸出一隻手搭住我的脖子說道：「周淮安，你回來娶我了。」



我吃了一驚，正在手足無措的時候，老闆娘誘人的紅唇已經貼了上來。



老闆娘嬌艷的雙唇緊緊吻住了我，靈巧的舌頭探進我的嘴裡不斷過渡著甘甜的津液。



她火熱的鼻息噴在我的臉上，我覺得彷彿全身都要被她燒著了。



老闆娘一邊吻著，一邊將手伸進我的褲子裡握住我的肉棒一陣捏弄。



我這個未經人事的小韃子哪裡受得了她這樣情場老手的挑逗，當時我只覺得腦袋彷彿要炸開了一般，頭腦裡一片空白，只知道要死死地抱住懷中的嬌娃。



老闆娘咯咯地嬌笑兩聲說道：「瞧你笨的，還得讓老娘給你點蠟燭。」



說著，老闆娘一手托住我的後腰，一手握住我的肉棒，引導著我走向那條早已泥濘不堪的花徑。



我正埋頭在老闆娘柔軟的乳房間，忽然覺得下身進入到了一條緊窄濕熱的腔道之中，那種銷魂的感覺讓我忘乎所以地叫了出來。



我的心頭一陣空空蕩蕩，只知道不停地親吻，不停地撫摸，不停地抽插，不停地追求著原始的快感。



老闆娘纖細的腰肢款款擺動，鮮艷的嘴唇一張一合，吞吐著悅耳的音節。



在老闆娘的引導下，我就如騰雲駕霧一般在她柔軟溫暖的嬌軀上馳騁。



一波又一波如夢幻般的快感讓我忘乎所以，只想著盡情佔有她誘人的身體。



老闆娘下身的嫩肉像一隻小嘴一樣用力地吮吸著我的肉棒，我再也忍耐不住張口叼住老闆娘一隻乳房，下身一陣猛烈地抽插，終於將一股股精液噴灑在了她柔軟的花心上！



老闆娘也是一聲長吟，將火熱的陰精淋滿了我的肉棒。



我伏在老板娘身上一陣喘息，好一會工夫才讓一片空白的大腦恢復了清醒。



老闆娘身體還很虛弱，此刻已經又昏睡了過去。



我看著滿臉紅暈春潮未褪的老闆娘心頭一時百感交集。



自從我和她相見的第一天起，我就對這個風情萬種的老闆娘萌生了愛意。



可是她對我來說就如同沙漠裡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樓，我從不敢對她表露我的愛意。



能夠和她一夜春宵本是我夢寐以求的，可是她只是傷重之下把我錯當成了周淮安，今後我又該如何面對她？



算了，也許這就是命運吧，等她醒來要殺要剮我就隨她處置吧。



我嘆了口氣為老闆娘整理好了衣物也在密室裡睡下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已經聽不到沙暴的聲音，我鑽出密室但見晴空萬里艷陽高照，終於可以帶老闆娘去治傷了。



我興沖沖地跑到老闆娘身邊卻發現她高聳的胸脯已經停止了起伏。



我不敢相信她已經死了，吃過肉羹之後她明明已經精神了許多，怎麼會突然就死了？



那幸福的笑容還停留在老闆娘的臉上，彷彿還在做著什麼美夢。



我緊緊抱著她還未完全變冷的身體，希望能留住她那最後一絲體溫。



可惜我的舉動根本就是徒勞的，逝去的生命並不能因此而得到挽回。



我不想讓她離我而去，我要吃掉她，要讓她化為我的血肉。



我脫下她的衣裙，將她曼妙的身體放到一個空酒缸裡，然後封住缸口將酒缸放在火堆裡用大火灼燒。



我心頭渾渾噩噩，只是機械地往火堆裡添柴，將篝火越燒越旺。



直到篝火中傳來啪的一聲響，酒缸被燒裂了一個口子，一股酒香混著肉香飄滿了整個密室。



我知道火候已經到了，於是撲滅了篝火用屠牛刀敲碎了酒缸。



老闆娘雪白的肌膚被烤成了琥珀色，在星星點點的火光下泛著誘人的光澤。



她的臉上還帶著恬淡的微笑，看上去就像一尊用寶石雕琢而成的女神。



我抓住她一條手臂輕輕一扭，那條手臂就從她的身上脫了下來。



我捧著那截手臂輕輕一咬，已經爛熟的美肉一下子滑進我的嘴裡。



香噴噴的烤肉入口即化，我用舌頭一裹，香甜的油脂一下子順著食道流入我的胃裡。



那美妙的味道充滿了我的口腔，沁入了我的五臟六腑，那種夢幻般的感覺讓我禁不住為之癡狂。



我很懷疑我當時是不是已經瘋了。



接下來的兩天裡我就像一頭飢餓的野獸，只是不停地吞食著老闆娘美味的肉體。



困了，吃不下了就倒頭睡覺，睡醒之後就繼續吃，直到她變成了一堆白骨。



我看著那堆白骨不禁悲從中來，伏在地上大哭了一場。



哭過之後，我的神志已經恢復得差不多了。



我收拾起老闆娘的遺骨放到木柴上點燃，希望能為她進行火葬。



在撿拾骨灰的時候我發現了一顆指腹大小的石頭，那顆小石頭瑩潤如玉，在陽光下泛著黃金般璀璨的光芒。



後來我聽人說那叫「捨利子」，是只有得道的高僧火化後才會出現的東西，想不到竟然會出現在這個殺人越貨的女賊的骨灰中。



也許她真的是這沙漠裡的女神吧，一個像沙漠一樣無情而又多情，放蕩而又聖潔的女神。



當時我看著那顆如金似玉的石頭只覺得一陣悲哀，我認為那是她的靈魂。



她雖然和我一夜春宵，卻只是把我錯當作了周淮安。



我妄想著要將她融入我的血肉，她卻把靈魂放到了這塊石頭裡。



我明白她的心已經給了周淮安，我永遠不可能有機會。



我決定帶著這顆石頭去找周淮安，把這顆金似玉的石頭交給他，告訴他他還欠了金鑲玉一個洞房花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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